
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副 刊

责任编辑：徐罕

浪淘沙·夕阳晚照姥山岛

水阔烟朦。
天际孤鸿。
姥山湖畔夕阳红。
万顷碧波淘尽了，
千古英雄。

往事匆匆。
落叶随风。
远途霸业已尘封。
惟有晚霞知此意，
斜照芳丛。

七绝·闲看莲花湖

“眼前景、门前事，化着情感酿成诗”
——新春当值，看窗外莲花湖景致，书
以颂之。
湖水清平如镜台，含烟云影两融开。
行人莫话红尘事，闲坐西窗春景来。

虞美人·莲花湖水锁乡愁

湖光潋滟春如海。
碧空青如黛。
绿杨深处玉楼迎。
恰似桃花源近、水龙吟。

当年此地经行处。
瓦舍寒鸦遇。
夕阳芳草映残阶。
惟见旧时明月、照人怀。

定风波·雨雪寒梅

昨夜霜天雨打频，

满怀清梦意犹存。
欲写素笺闲磨墨，
落笔，疏枝横卧影伶痕。

谁送暗香来旧郡，
素韵，一窗梅景动心魂。
残雪融融花竞绣，
回首，银辉玄月照新晨。

七律·叶落银杏遍地金

冬来妙手染林新，
银杏枝头灿若春。
冷雨飘零翩片落，
冰霜点缀树殊珍。
千年往事随流水，
万里今朝迎素尘。
惆怅故园今夜月，
清辉依旧照行人。

踏莎行·初冬又遇胧烟雨

细雨胧烟，寒潮入户，
初冬恰遇愁来度。
梦回枕上雨铃音，
醒来点滴声声赋。

往事随风，流波难驻，
天涯何处青春路。
起来闲步绕阶循，
身疲微冷香留附。

菩萨蛮·仙山云海

九莲云上青如黛，
涛林松竹惊天籁。
海外见天台，洞门日月开。

玉堂香袅绕，金阙霞光照。
雾渺借仙纱，心明了俗鸦。

蝶恋花·簇簇桂花香带露

月满夜莺声转婉。
桂子初开，蕊吐清风伴。
缕缕胧烟枝上见。
仙姿摇曳琼林畔。

桂魄中秋苔尚浅。
冷浸寒光，香彻天涯线。
今夜长江明似练。
扁舟泛起寻归雁。

破阵子·秋色玄武湖

碧落湖光秋色，
长堤垂柳依邻。
绿草沙洲迷远近，
落木孤鸿惊沐尘。
群山几度温。

玄武门曾烽火，
剑峰三尺留痕。
往昔峥嵘俱破没，
吹断西风孤雁湮。
夕阳锁古津。

浣溪沙·秦淮河上桨声灯影

夜锁秦淮流水酡，
长桥横跨古城河。
满天星斗俏含波。

欲问当年歌舞处，
千门灯火映楼峨。
画船箫动六朝歌。

古韵新声十首
●一抹朝阳

去杨溪河

杨溪河早已不复存在。但去杨溪
河，是一个纠结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

史料记载，大雷水发源于湖北黄
梅、安徽宿松，进人望江地界，在县
城东南约十五里的地方积而成池，史
称雷池。《辞源》上更是清楚地注释：
大雷水，即杨溪河。由此可以推测，
古雷池的确切位置，就在今天已被开
垦的金盆湖。换句话说，历史上作为
水域存在的“雷池”已经不再。那
么，杨溪河呢？

到2016年秋季，我从事水利工作
将近三十年了。城东通往金盆湖的乡
道，我也不知跑过多少次。从县城南
部穿过，一直流向东边县域腹地青草
湖的那条河，本地人习惯称之为宝塔
河。这条河显然与望江历史渊源颇深
的杨溪河有交集，但又相去甚远。

传说中的杨溪河到底是一条什么
样的河流？

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再次动了这
个念头。去杨溪河，就在明天。

早晨，拉开窗帘，天是阴的，地
面有些湿潮。显然，昨天晚上是下过
雨的。再查阅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
天还有小到中雨。这使我有些懊恼。

今天要不要去杨溪河？这个疑问
因为天气，突然就冒出来了。

我一边在书架上寻找一份本县的
地图，想给此行规划一个清晰的路线
图，一边还在纠结着去不去杨溪河的
问题。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女儿的
声音：老爸，我的表不走了，你去帮
我找人修理一下！

修表？这个表为什么早不停迟不
停，偏偏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了？

一个本来很寻常的问题，我突然
觉得有几分诡异。

那么，今天到底是去杨溪河，还
是去修表？

当然，我也只是稍微犹豫了片
刻，脑子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我必须去修表!
我看了看外面阴沉的天气，似

乎有几滴雨飘落在屋后一棵枇杷树
上。我下意识觉得自己改变想法是
对的。去杨溪河的时间完全可以往
后调整，但手表必须得去修，不可
以讨价还价的。

深秋的雨和女儿交代的任务，使
我原本很纠结的心理暂时得到了解脱。

对，去修表！

女儿的这只表是她妈妈去年夏天
和她一道去买的。虽不是很名贵，但
女儿很喜欢。我很奇怪，一个手机须
不能离身的年代，要手表干什么？因
为女儿貌似很宝贝它，所以，必须得
修。我判断，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电
池没电了。

出门,在下小雨。我找到当初出售
手表的那家黄金老庙珠宝店，被告知
质保期已过，不能保修。柜台里的女
孩也说应该是没电了，找个修表的换
一粒电池就行了。出了店门，我一下
很茫然，哪里能找到修表的？

黄金老庙珠宝店的对面有一条
很窄的小巷，穿过小巷可以看到一
条沿河的老街。前几年，我在参与编
修《县水利志》时知道，城区这段叫
作新桥河的河道，古称县步河，长大
约一公里。再往南，距新桥河四五百
米，就是杨溪河故道。历史上的杨溪
河自上游吉水古镇流经县城的这一
段，因为近百年间修路筑堤，已经面
目全非。如果没有人提起，你根本
就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古雷水的主
要通道。

雨好像大了些，沿河的一排店铺
有些清冷。去杨溪河到底还有多大意
义？有没有必要？我忽然对这个经常
在我脑子里徘徊的念头产生了怀疑。

我还是要去杨溪河。当然，不是
今天。

城区本就不大，靠近河边这一片
我很熟悉，每一个路口，每一家店
铺。新桥河的中段有一座桥，叫化龙
桥。离化龙桥头不远，过去有一家老
店，专门修表，但已关门好多年了。

从黄金老庙珠宝店西行到十字街
口，再右拐弯，就是雷池市场。印象
中，笔直穿过市场，走进一条小巷，
路边好像有一个钟表匠。

我必须找到这个修表的。杨溪河
可以不去，但女儿的表不能不修！

这条巷叫方家巷，宽不过六七
尺，一眼就能望到头。这一带街巷都
挤满了摊位，算是城区内人员流动比

较密集的地方。在一家布草店门口，
我看到一张旧木桌，显然是用作钟表
修理的。但修表的人不在。

店里的老板娘告诉我，师傅家在
黑鱼沟，下雨天有时来有时不来。要
不，你等会儿再来看看？

黑鱼沟？听到这个地名，我脑子
很快就转动起来。县志记载，杨溪河
和县步河这两条沿城南蜿蜒东流的河
道就在这里合二为一，再往前三四十
里入青草湖。确切地说，民国十五年
（1926年），九成圩（后称合成圩）围
垦，截断了杨溪河。古雷池，也即金
盆湖沧海变桑田。

好，等会儿再来看看。
方家巷旁边，有县城唯一的古寺

——青林寺。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
个消磨时光的所在。

这座寺庙规模不大，像过去大户
人家的四合院。门匾“青林寺”三个
字系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所题。有
人说“青林寺”的得名，是因为“开
门见青林”。但遍查史料，没有更多关
于“青林”的记载。我故而对这个说
法心存疑虑。

青林寺地势在城区原本是比较高
的，现在已经被周围的楼房包围。它
初建的时间距今已有近700年了。我
想，早些年，登寺望远，应该能清楚
地看到县步河和杨溪河，还有不远处
的吉水古镇。杨溪河就是从古镇绕
过，水流两三华里后进入望江县城
的。吉水再往西，蜿蜓数十里，就是
大雷水的发源地——泊湖。

泊湖，历史上属于古彭蠡 （指湖
北黄梅、安徽宿松与望江沿江的一大
片水域）。湖水进人望江地界至雷池乡
金盆湖的河道，名为杨溪河。而宿松
以上的河道，叫作青林河。青林河，
它与青林寺的得名是一种巧合，还是
确确实实存在着某种关联？

这一切，当然不得而知。
秋天的雨，还在下，落在寺院琉

璃屋顶，落进青烟缭绕的香炉，落在
安静的芭蕉叶上。

此时的雨，模糊了一条河。一条
在与不在的河流。我曾经码过一首
《雨后青林寺》，依稀还记得后面几句：

你信也罢 不信也好｜青林寺｜
就打坐在｜城中的一把伞里｜无雨
撑开｜有雨 放下

这段稀疏、静穆的时光，似乎
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我就是放不下
杨溪河。

在青林寺，我逗留半个多钟头，
便起身回返方家巷。

巷里这会儿人并不多，远远地，
就能看到那个钟表匠。这是个五十多
岁的男人，穿着朴实,腿脚有点残疾，
左眼上用绳子套着一个图章大小的黑
色放大镜。

我把表递给他，并告诉了我的判
断。似乎没有费多少周折，他打开表
壳，取出电池,然后摸索着，换上一粒
新电池。我接过一看：走了！这使我
很高兴，更坚定了我今天没有去杨溪
河是对的想法。

我把手表贴紧耳朵仔细听了一会
儿，那种失而复得的嘀嗒声，给了我
一种莫名的兴奋。

这中间，我跟钟表匠也有过短暂
的交流。从他那我知道，杨溪河的下
半段在黑鱼沟被圩堤隔断以后，早就
被淤塞。20世纪50年代末大兴水利，
沿着杨溪河故道开了一条排涝沟，名
叫杨溪沟，直接通向金盆湖。

也就是说，所谓的杨溪河，已
经不复存在。它跟古雷池一道，成
了传说。

那么，我还有必要再去杨溪河吗？
傍晚，女儿下班回来，我把手表

递给了她。女儿看了一眼，奖励了我
一个飞吻。

我想，今晚我能睡一个好觉。我
不用再纠结去不去杨溪河。

雨，早已停止。院子上面的一方
夜空，隐现着几点星光。

是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
那只手表两根金黄的指针，嘀嗒嘀嗒
地划过一片古老的水域，划过一片广

袤的土地。那声音很空灵，很清澈，
若有若无，如梦似幻。

我彻底打消了去那条河的念头。
但第二天早起，推开朝南的窗

户，我再次想起了杨溪河……

表 格

遇见k是在一栋老旧的楼房。因为
这栋仅有两层高的楼房造型像艘船，
人们习惯称之为“船楼”。楼的墙面是
用石灰粉刷的，能看到不少剥落的痕
迹。木制的窗户，都漆成单一的草绿
色。我不能确定这栋楼建造的具体年
代，估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

这 栋 楼 在 二 十 年 前 就 已 经 拆
除，但我分明记得那晚遇见k就是在
这栋楼。

楼里过道的光线很暗。k的手中拿
着一张表格，表格上有我熟悉的栏
目，籍贯、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
貌等等。k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常
常一起钓鱼，一起捉泥鳅一起光着屁
股划船。因父亲在县城某个大机关工
作，k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农村。他见
到我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从他
的表情看，他手中拿着的不是一般的
表格。

顺着他走来的方向，我试图去
寻找发放表格的地方。在昏暗的楼
道尽头，有一间亮着灯的宽大的屋
子。屋子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
幅伟人的画像。一群人围着一张大
大的桌子，神态紧张急促。这会儿
又出来几个年轻人，他们手中都拿
到了一张和k一样的表格。从这些人
的神态中，我似乎猜出了这是一张
或许能改变个人前途命运的表格。
我赶紧挤进人群，也急着想得到一
份这样的表格。发放表格的是一个
中 年 人 ， 长 着 一 张 大 大 的 国 字 形
脸，上身穿着的确良衬衫，胳膊上
套 着 一 个 红 袖 标 。 我 费 了 好 大 的
劲，才挤到桌子前面，嘴里也不知
道嚷嚷了些什么。“国字脸”只是斜

着看了我一眼，便从桌子里面拿给
我一张折叠着的方方的白纸。从人
群中挤出，借助昏暗的灯光，我反
复察看这张白纸。纸张很旧，折叠
处已经破损。与k手中的表格明显不
同的是，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我怔
怔地看了又看，心里很是茫然，又
有几分气闷。我把白纸又原样折叠
好，在手中攥了半天，想上前咨询
点 什 么 ， 但 只 是 在 人 堆 后 张 了 张
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走出这间屋子，我顺着狭长的来
路往回走，心中说不出的沮丧。在楼
道出口，我居然看到k还站在那里。他
看了一眼我手中折叠的纸张，似乎没
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或者早有所
料。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相对着站了
一会儿。k高中毕业以后，一直在一家
加油站待业，业余也在自修。这回，
他告诉我，下一站他可能去政府的某
个部门。说这话的时候，他下意识地
掂了掂手中的表格。我似乎没有什么
要说的，只是点了点头。目送k走开以
后，我准备下楼。在楼梯口，我感觉
像踩着了一块碎砖头。这才发现，我
竟然还光着脚。我记得我从家里出来
的时候是洗过脚再穿上鞋的，而且是
一双平时舍不得穿的回力鞋。但不知
什么时候，鞋给弄丢了。

从那个还亮着灯的房间，不时有
黑色的人影出来，打我身边飘过。他
们有的异常兴奋，有的则跌跌撞撞，
神情恍惚。

下楼的时候，那张白纸不经意间
从我手中滑落。忽然，楼下刮起了一
阵风，那张纸竟晃晃悠悠地飘起来
了。我伸手想抓住它，就见它倏地一
下蹿过了头顶，径直穿过窗户向外飞
去。窗外，是小县城苍茫的夜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家的。我
只知道返家后还做了一个梦。

我很惊讶大梦醒来，自己已置身
在几百里开外的省会。女婿早早就上
班去了，女儿轻拍着才几个月大的小
宝宝。两个小家伙早早就睁大了眼
睛，一个手舞足蹈，一个咿咿呀呀。

老伴正忙着张罗新的一天的早
餐。我发现，那张寻觅许久的白纸竟
然出现在餐桌上，折叠和破损的痕迹
依旧，但这回上面是打着清晰的表格
的。表格的设置与过去似乎没有多大
区别，只是少了个“家庭出身”。

我看到“填表人”一栏工工整整
地填写着女儿的名字。显然，这表格
已与我没有多大关系。

沙瓮散文两篇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最为
沉重而深远的。它如同高山一般坚
定，如同大海一般深邃，那就是父
爱。在这爱的重压下，我有时候会喘
不过气来，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用
我的全部去承担这份重量。因为这是
血脉相连的亲情，是我们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近来，父亲的身体状况让我倍感
忧虑。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浑身疼
痛，腰痛腿痛，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
备受折磨。看着他那疲惫的身影，我
的心如同被针扎一般，痛得无法呼
吸。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老天爷
能够把我父亲的疼痛转移给我，让他
少受一点痛苦。

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休息
调整一下。可他非不干，还是每天起
早摸黑地做生意。我们都劝他歇歇去
检查治疗，问他，是命要紧还是挣钱
重要！他说，他也想休息，可是工作
的性质不一样，他走不开。非要痛得
没办法时，才会重视起来。

他不去医院，他选择了中医治疗
法。还总说，他的身体他知道，就是
近期天气不好，人年纪大了，因年轻
时死命干活以致积劳成疾，总会时不
时这里不好那里痛的。父亲选择下午
不忙时去中医诊所推拿，晚上去输
液。慢慢好点了。父亲不爱喝酒好抽
烟，医生劝解他少抽烟可以喝点酒。
听说，喝酒可以疏通经络，他当晚就
高兴地把我们送给他的酒翻出来准备
慢慢喝了。还问我，舍不舍得让他把
这些好酒喝掉。

喝酒能有用，巴不得他都喝了才
好啊！只是戒烟是不可能了，我们就
劝他尽量少抽点。

在中医那大约治疗了个把星期，
好多了，烟也少抽了。每天下班回
来，还拿烟盒给我们看。

可他这腿疼的毛病治疗没几天，
又说牙疼。父亲一辈子辛苦，牙齿从
年轻时就不好，被牙疼折磨了一辈
子。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
话不假，小时候，看过我父亲牙疼时
的场景，记忆深刻，那时他痛得估计
想打人，哪怕深更半夜也得请医生来
家里打针输液治疗。

腿疼缓解没几天，这又牙疼，想
想人多受罪。第二天晚上看到父亲
时，他嘴巴就肿的跟香肠一样了。
还轻描淡写地跟我们说，过几天就
好了。

看他这样，心里很难受。巴不得
他的病痛我来受。心里默默祈祷着。
可能真是灵验了，在父亲牙疼的这段
时间，我也浑身不太舒服，唇角四周
上火，哪怕吃青菜牙齿都咬不动。可
能就是遗传，从小我牙齿就不太好，
虽然不痛，但很多吃的东西不管硬的

软的都咬不动，严重的时候，连面条
咬起来都很费劲。所以我很少吃零
食。想来，这次的上火牙疼来的莫名
其妙，也许真的是父女连心，他疼我
也疼。可能减少了父亲的痛苦。就算
是心里安慰吧。

父亲遵医嘱配合治疗，慢慢在恢
复中。这几天，没有说哪里痛了。即
使是治疗期间，他的工作竟丝毫没耽
误，真是够拼啊！反而我们一直在劝
他，希望他能抽时间歇下来，好好休
息调整一下。

电影《遗愿清单》里说道：“人活
着，就是为了在某天死去。总有一
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没有
人不希望这一天能来得迟一点儿，因
为有很多我们牵挂的人，有很多未完
成的事。”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
小，牵挂的人太多，需要依靠我们的
人也太多。你若倒下，谁来替你承
担；你若不健康，谁来替你买单？
人生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场超级马
拉松，拼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能走
到最后啊。

人生如赛场，健康才是硬核！没
有健康都是零！ 多么深刻的感悟。

父 亲
●鄢钱芳

小时候我经常去学校门口附近的
书店看书或下棋。小镇上的书店老板
是同学外公，书店面积不大只有两间店
面，木质书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书籍。
我每次去书店后，同学的外公就帮我拿
书，我当时年幼只能看懂漫画。在家
里，妈妈常买几本书读给我听，我还记
得有时晚上我们一起编故事，妈妈拿个
小本子把故事记录下来。也许就在这
个时候，妈妈在我的心里播了一粒热爱
文学的种子。

七岁那年妈妈带我去郑州看病，
病房里没有电视。有一天下午正好空
闲，妈妈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去了
才知道是一个书摊。书摊上有小凳
子，书摊上有杂志、报纸、小人书、连环
画、故事书还有医学类书籍。原因在于
这个书摊的位置在郑州医院旁边，书摊
老板为了方便就医的患者，顺手就采购
了医学这方面书籍。这时一阵风来把

书摊上的书页吹开了，轻柔地沙沙翻
动着，正好有本小人书落在我脚边，
我随手捡起这本小人书，坐在小凳子
上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直到天渐渐黑
了，我们才重回医院。

这几年我们家搬到市里，附近正
好是“前言后记”书店。我经常来这里
看书。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文友，他们
和我分享读书心得以及推荐名家书籍
给我看。我有时会点一杯奶茶，来到一
个安静的角落打开手机上喜马拉雅软
件，捧着书边看边听书（因为身体不
便我有点阅读障碍，有时用听书来帮
助阅读），读着让人温暖的文字，给我
带来精神上满满的收获。

“前言后记”中途装修停业七个月，
去年十一月分又重新开业了。一进书
店我仔细端量书店里每个角落，我从一
楼走到三楼，看到有儿童，有情侣，有老
人，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写作业。这里环

境变得更美了！读书的氛围也更浓厚
了。我坐在二楼窗户望着喧闹的人民
路和人来人往的四牌楼路口，手里捧着
书心里有一种跟老朋友再次重逢的喜
悦。书店里还保留着老式的电影胶片，
唱片机，钟表，老式台灯等，还增添了装
饰摆件和读书座椅。海子《致安庆》和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首诗放在显
眼的背景墙壁上。书店的灯光特别柔
和让人感到温馨。上下三楼共有二十
多个书吧，每一处布置都很文艺，看得
出书店经营者的细心和用心。

现在我每天坚持阅读一个小时，有
时看纸质书籍有时也会看电子书。读
书软件可以改善我的阅读障碍，也提高
了我的阅读速度。

高尔基说道：“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终生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与书
本为伴，书本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不
再孤单，遇见书店遇见快乐！

遇见书店，遇见快乐
●张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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